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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21日，大个子、
高鼻梁、灰白头发的伯力士抵达
常德。他的身份是重庆国民政府
卫生署外籍专员、国联防疫专员。

有关伯力士的零星资料显
示，伯力士是一名奥地利犹太
人，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
后来成为中国鼠疫专家伍连德
最得力的助手。

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常德发动细菌战。12月
21日，伯力士抵达常德，立刻进入紧张而艰苦的防疫工
作。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伯力士认为，常德鼠疫绝不
是自然方式输入。他一来常德，目标就是常德的老鼠
们。“直到鼠疫研究专家伯力士抵达常德时，常德地区才
开始对老鼠进行检查。研究安排得非常好，他雇佣一些
人每周（每人）必须捕捉3只老鼠，无论是死是活，一元
钱一只老鼠或一只跳蚤！”他的助手王诗恒在撰写的毕

业论文里这样记录，并且伯力士每天做的事就是埋头于
实验室解剖这些老鼠。

经过几天艰苦的工作，12月30日，伯力士完成《关于
常德鼠疫——致金宝善的报告》。该报告陈述了他对常德
鼠疫的看法，即常德鼠疫流行是日军发动的细菌战所致。

1942年3月13日傍晚，伯力士在常德防疫处1941年
度第二次会议上报告说，老鼠中的鼠疫传播，已经由沟鼠
传到家鼠，并且疫鼠已经遍及整个常德城。

3月20日，常德城内出现生病者，到了4月，每天发病
和死亡的人更多。这意味着，鼠疫在常的第二波来袭。

伯力士提出，凡是疑似病人，一律送隔离医院检验；捕
送死鼠必须用瓦罐密封，每只加发奖金到1.5元，其它各处
的死鼠要用开水烫再用火烧；学校停课，旅馆、浴室、饮食
店、妓院停业一星期以观事态；征用民地筹建鼠疫公墓。

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春天的一年多里，伯力士先
后从技术层面证实常德鼠疫为日军所为、检查鼠蚤预测鼠

疫流行趋势、主持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以及培养鼠疫防疫和
医疗人才等方面努力工作。1943年春，常德鼠疫没有再次
暴发流行。

伯力士一直坚守在常，直到常德会战打响，全城疏散
之前才离开。1948年，63岁的伯力士接受加利福尼亚大
学胡珀医学中心的邀请，离开他为之奋斗了27年的中国。
1954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他的专著《鼠疫》，学术界公认，
他是20世纪上半期世界最杰出的鼠疫防疫专家之一。

“伯力士是常德鼠疫防控总指挥，负责防控方案的制
定和实施，常德的鼠疫防控工作是抗战时期最有成效的，
常德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出现鼠疫疫情反复。”湖南文理
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张华近年来针对伯力士开展深入研
究。他认为，伯力士是中国人民值得纪念的国际防疫专
家。对常德而言，他救万民于水火，有大恩。

防疫中的外国专家伯力士 □本报记者 姜美蓉

跨国诉讼：找回公道
□本报记者 姜美蓉

本报讯（记者 姜美蓉）7 年
来，45名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研究，
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12部，发表
学术论文40多篇，其研究成果全
面揭露日本731部队在华实施细
菌战罪行。这是湖南文理学院侵
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成立20
年结出的累累硕果。

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
战罪行研究所成立于2001年，迄
今已20年，是中国大陆高校第一
个研究日本侵华细菌战史及罪行
的研究所。2014年，国家社科基
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中国南方
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落户
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罪
行研究所。研究团队齐心协力，
开展了持续不懈的研究工作，先
后承担国家级细菌战史研究项目
2 项、省级细菌战史研究项目 5
项，于2002年、2006年、2015年举
办了3次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国
际学术研讨会。

“在科研过程中，我们走访东
三省、江浙、江南等 20 多个省。”

《中国南方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
研究》项目负责人陈致远介绍，从
2014年到2021年，湖南文理学院
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先后

出版《日本侵华细菌战》、《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研究
丛书》（4部）、《中国南方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丛书》
（7部）等系列学术专著12部，共计331万字，发表论
文40多篇。这些专著全面阐述了侵华日军在华实
施的细菌战及其巨大危害，揭露了侵华日军在中国
各地设立的各大细菌部队的罪恶活动，尤其注重使
用日本战时档案文书资料证实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史
实。

这一系列成果，两次受到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
要报》的好评，《日本侵华细菌战》被评选为“百种经
典抗战图书（学术类）”，《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研究
丛书》被列为中宣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点出
版物”，《中国南方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丛书》被列为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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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桃儿之死

1941年11月12日，12岁的少女蔡桃儿因高烧恶寒
被送到广德医院（今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前身）急诊。
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接诊。蔡桃儿入院治疗后，抢救
无效，于13日早上8 时死亡，最后诊断为败血性鼠疫致
死，患者从发病到死亡只有30多个小时。

蔡桃儿是第一个被确诊、第一个被解剖，并留下珍
贵病理报告的患者。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伦敦
国家档案馆里还能查到她的尸体解剖记录。她并不是
常德第一个死于鼠疫的患者，只是第一个被记录的。第
二个是25岁的工人徐老三，第三个是58岁的聂述生，第
四个是27岁的蔡玉贞。4份尸体解剖报告被记录下来，
谭学华将其记录的经过发表在其母校《国立湘雅医学院
院刊》，这是自1940年以来，日军在浙江、湖南等地进行
细菌战攻击后的首次学术记录。

今天的常德城，唯一能寻到与这个女孩有关的痕
迹，便是常德诗墙上一首《蔡桃儿》，写这个12岁女孩的
故事：蔡桃儿住在常德关庙前街，家里开着一家蔡宏盛
木炭店……

奇怪的空袭

1941年11月4日，星期二，大雾笼罩着洞庭湖畔的
常德城。

6：50，空袭的警报突然响起，当毫无准备的人们拖
儿带女，哭喊着往外跑时，飞机已经在常德的上空了。

这是一次奇怪的空袭！从 1938 年起就多次遭受
空袭的常德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空袭。一般空
袭是在早上 9 时至下午 5 时之间。经历 3 年不间断猛
烈空袭的常德，城中百姓的生活样态早已经被重新塑
造：做生意的在早上7时和9时之间开门，第一声警报
响起，就关门出城往乡下跑，下午 5 时警报解除后，再
回城开门营业。

但这次，它来得太早了，人们甚至都来不及跑。

大雾天它也来！这是第二个异常之处。第三处是这
次只有一架飞机！这在几年的空袭里绝无仅有。以往所
有的空袭，日军飞机都是以编队进行。9架飞机为一个编
队，通常是2组、3组，更甚时是7组63架同时来袭。

还有更怪异的是，这次飞机丢的不是炸弹而是一些
谷、高粱、麦粒、破布、烂巾等东西。

鼠疫流行

一位男子在这些东西被清扫完之前，留了满满一簸
箕，并把这些东西带到医院。“我们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
这些谷子，用离心沉淀，取其沉渣作涂片染色，在显微镜
下发现有许多杂菌，其中亦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革兰氏
阴性杆菌，类似鼠疫细菌。”谭学华留下的资料里这样写
道：“日军飞机撒下的粮食里有类似鼠疫细菌的存在，而粮
店取来的粮食对照，则无此等细菌发现。”谭学华分析。

当时任常德防疫处副处长的邓一韪撰写了《日寇在
常德进行鼠疫细菌战经过》，文中说：“继蔡桃儿无辜死
亡之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病例多起，往往不
及医治而死。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十人以
上，传染极其迅速，一人有病，波及全家，疫势严重地蔓
延，市民们谈鼠色变。”

在第一次鼠疫流行期间，重庆国民政府和常德地方
政府都很重视，采取了多种防疫措施。

据历史档案记载：11月8日，县政府召开了防疫会
议，重庆国民政府和湖南省政府都派来了防疫工作队。
一时间，常德聚集了数百人的防疫医疗队伍。

11月20日，常德防疫处成立。11月24日，重庆国
民政府派来由著名鼠疫专家陈文贵带领的“常德鼠疫调
查队”到达常德。初步断定常德正流行鼠疫，并与日机
投掷物有关。

1941年11月4日，从日机在常德城区撒播鼠疫细菌
出现第一名被记录的鼠疫患者蔡桃儿，到次年1月止，

历时2个多月，是常德城区第一次鼠疫流行期。由于采
取以上防疫措施，1942年1月，鼠疫流行基本得到了控
制，防疫队伍也一度离常。

打响防疫战

12月21日，重庆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派遣外籍防
疫专家伯力士来常担任常德防疫委员会的技术顾问。
他主张对鼠间进行疫情调查监视，据一份《常德鼠疫及
其控制方案的报告》记录，伯力士到 1942 年 6 月 30 日
止，共检查了 1879 只老鼠、3536 只跳蚤。按照他的经
验：当老鼠间的染疫率达到20%时，便预示着人间鼠疫
即将发生。

从1942年3月下旬，常德城内每天都有人死去，第
二次鼠疫开始流行。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常德是一个战略要
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源供给地。
因此，常德鼠疫第二次暴发后，在最短时间内引起决策
层的高度重视。重庆国民政府急忙调派各路防疫队达
20支，200余防疫人员赶赴常德，第六战区司令陈诚还
派军队协助常德防疫。

据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调查会从 1996 年至
2002 年组织的广泛深入调查，常德鼠疫流行主要是经
由两大源头地——常德城区和石公桥镇。病菌像藤蔓
一样向四周扩散到了7个区县（市）的60个乡镇共486
个自然村，调查核实因感染鼠疫而死亡的人数为7643
人。这也成为对日诉讼的铁证之一，被日本律师团、法
庭所确认。

常德鼠疫第二次暴发流行从1942年3月开始，以谭
学华、伯力士等为首的防疫力量，有效阻止了其进一步
蔓延，疫情在进入冬季后结束。1943年春，常德鼠疫没
有再次暴发流行，防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

1941
1941 ——

2021
2021

不不
能能
忘忘
却
的
记
忆

却
的
记
忆

——
——

常
德
常
德
细
菌
细
菌
战
八
十
周
年
祭

战
八
十
周
年
祭

细菌战：死神降临 □本报记者 姜美蓉

常德先后组织了六次大规模的声援团赴日

常德先后组织了六次大规模的声援团赴日

广德医院旧址广德医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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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1996 年 11 月 13 日，常德市人民政府外侨办来了
一群不速之客。时任外侨办副主任的陈玉芳接待了
这个来自日本民间的“日军细菌战调查团”。日本静冈
大学教授藤本治任团长，还有一漱敬一郎、鬼束忠则、
西村正治3名律师。后来成为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
团长、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王选作为翻译随行。

“他们是专程来与常德取得联系的，因为他们已
经从《井本日志》中了解常德是日军细菌战受害地。
并且明确表示细菌战是违反国际公约的战争犯罪，如
果常德民间受害者愿意配合，将免费代理向法院起诉
日本政府，要求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陈玉芳回
忆。接下来，经电话请示省外事办和国家外交部，并
报请市委、市政府，明确了积极筹建民间团体向日本
政府索赔的方案。

1996 年 12 月 31 日，常德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消息
《我市 14 名辛巳劫难受害者家属委托日本律师起诉
日本政府》，至此，一场历时 10 年、引起全世界瞩目的
跨国诉讼拉开了帷幕。

证据

1996 年 12 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
会”。办公室是市外侨办腾出的杂物间，委员会成员
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

加入调查委员会那一年，张礼忠早已年过花甲，
负责管理资料。他不会用电脑，眼神也不太好，却靠
着一笔一画写“正”字，归档整理了上万份受害者调查
材料。徐万智是受害者遗属，5 名亲人因鼠疫丧生。
1998 年，他加入调查委员会。就这样，一批离退休老
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走村入
户，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疫点，反复核查
搜集。

7 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常德的 7 个区县
（市），涉及 60 个乡镇 486 个自然村，整理收集了 15600
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最终确定了 7643 人的死
亡名册。

1997 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 200 多人组成律师
团，108 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
组成原告团，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从
1997 年 8 月受理到 2002 年 8 月 27 日一审判决，历时 5
年多，先后公开开庭审理 28 次。7643 名受害者的名
单，成为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诉讼

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
据，其中常德的证据约占 70%。这其中，还有一份证
据非比寻常。

2002 年 7 月 18 日，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资料赶
到邮局。她怀里，是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
诉讼的签名，需要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然而，
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十余天。

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高昂；而最便宜的，却要历
时 40 天。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
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无奈之下，
她借来几张大白纸，用黑笔写了一段话，贴在纸箱上：

“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
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 8 月前送达日
本法庭。请支持我们！”大约 8 天后，她接到了一通来
自日本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

2002 年 8 月 27 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
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
陆战公约》第三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
任。”

“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
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
置疑的。”

“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 7643 人
以上。”

……
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承认、被

记录，被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中国的死难者也第一次

被纪念。
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

的请求。
一审宣判后，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

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接下来，高等法院共开庭审理
10 次，铁证如山之下，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书不得不认
定中方诉讼团举证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证据属实，但拒
不判定日本政府需要向中国受害者道歉、赔偿。2007
年 5 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二审
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
了所有法律程序。

不是尾声的尾声

但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
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后，2011 年 11 月 4 日，常

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锋担
任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

这些年，高锋自费前往日本十余次，自掏腰包买
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经常去日本的图书馆、资料室
找线索，找到与常德有关的，就抄下来、拍下来。”高
锋说，“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里，将关于
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点打捞起来。”

常德一批执着的学者们，也在坚守——
2001 年 9 月 18 日，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

罪行研究所成立，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
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

多年来，研究者们、受害者遗属一直在呼吁为常
德细菌战修建纪念馆、纪念碑。2015 年，市文物局牵
头建设了“广德医院”“徐家大屋隔离医院”等 6 处细
菌战遗址标示牌。70 公里外，桃源县马鬃岭乡，一座
小小的劫难碑，树立在群山环绕的兴街村。

“细菌战诉讼及调查的意义，历时越久越显示出
来。”正如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王选所说，人们用这种方
式牢记这段历史，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并非为了仇恨，
而是要警示后人，不要再发生细菌战这种反人类的战
争罪恶。

跨国诉讼：找回公道 □本报记者 姜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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